
第一章 

我的頭痛得好像要裂開來一樣，好想安安穩穩地睡上一覺，可是身體又冷得難

受，於是我只好掙扎著醒來，想要找件衣服或者別的什麼東西蓋一下。 

我慢慢地睜開眼睛看到的卻是一片陰冷的天空，灰色的雲朵彷彿和天空融合在一

起，灰濛濛的一片，我一下子坐了起來，內心疑惑，咦，我怎麼睡在這露天的地

方？ 

一坐起來，發現身體整個都疼，就像訓練過度的感覺，轉頭四下打量，發現我竟

然睡在一片草地上，枯黃的草葉上沾著露水，空氣裡彌漫著一種山區特有的潮濕

味道，天氣陰霾得像馬上就要下雨一樣，現在是秋末，這種天氣其實很正常，奇

怪的是冷得刺骨，感覺像有針往骨頭裡扎。 

我前面是一片小樹叢，從我這邊看過去，只有光禿禿的樹枝，上面的葉子掉得一

片不剩。現在是秋末，這種現象可以理解，但是我還沒見過葉子掉得這麼徹底的

樹呢。 

我對自己現在身處的情況有些不解，努力讓自己回憶起到底是怎麼會睡在這裡

的。 

我叫吳望，今年十九歲，現就讀於警察學校二年級，因為家裡的關係，早已經開

始在警局裡實習了。雖然爺爺義正辭嚴地與局長商量讓我加入刑偵科，但是我畢

竟才大二，局長對此十分為難，最後還是頂住爺爺的壓力，將我劃分在警民關係

科裡，負責宣傳警局的新政策啊，走訪對警方不滿的，或者有反社會傾向的居民，

要不然就是查查街頭小販，簡而言之，跟派出所警察差不多。 

大多數人——包括我，都覺得局長這樣的安排是無可厚非的，畢竟我只有十九

歲，刑偵科雖然是警局裡最重要的部門，但是也是最危險的部門之一，讓一個大

學生隨隊出勤，未免太危險了。但是爺爺不這麼想，他在沒退休之前就是副局長，

我爸從事的並非警察工作，所以希望我能繼承他，投考警察學校，我爸和我媽不

和我跟爺爺同住，也救不到我。 

不過對我來說，爺爺雖然是個專制的家長，卻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家人，而且我也

不討厭警察這個職業——只不過現在的實習單位對爺爺來說有點不理想而已。 

我記得今天因為同事張哥回鄉探親，讓我幫他看一看他負責的區域。確切來說，

就是去他負責的村子走一趟。其實也沒有什麼事，就是陪孤寡老人聊聊天，到村

裡的派出所詢問一下村子裡的情況。 

因為路途比較遠，所以大概一個月去一次，這次正巧張哥有事，我就來了。 

沒錯，我應該在那個村子裡，之後呢？我模模糊糊記得那位村長特別熱情，要帶

我去看新建的學校，據說那是善心人士捐款蓋起來的，然後我跟著村長上了他那

輛 BMW，讓司機載著走在新開的公路上往學校開去。 

學校離村子並不遠，他這麼做無非就是要炫耀一下在外國做生意的兒子對他有多

好，送了輛 BMW給他。我想說反正就這麼一次，以後應該也不會來，就讓他炫

耀唄，而就在他正大談闊論著他的兒子時，車子忽然衝破了公路上的圍欄，衝下

了陡坡⋯⋯ 



後面的事情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時候村長說的最後一句大概是「天氣

怎麼陰陰的，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我抬起頭，天氣的確跟村長說的差不多，一陣風吹過來，夾帶著幾片枯黃的葉子，

讓人不由得發抖。 

身上痛得好像被人打了一頓一樣，我勉強站起來，才發現這個地方自己根本不熟

悉，正當我驚疑萬分的時候，我聽到了一陣熟悉的鈴聲。 

這種鈴聲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甚至下意識地想要往鈴聲傳來的方向走去。 

只是我剛走了一步就停下來，感覺很不舒服。 

我聽到了什麼？我居然聽到了上下課的鈴聲。 

這裡聽得到學校的上下課鈴聲⋯⋯我一下子就想到村長說要帶我去的那間新建的

學校。 

難道我們掉到了學校附近？ 

我先在四周找看看有沒有村長和司機的蹤影，沒見到人，只能困惑地循著剛才傳

來上課鈴聲的方向走去，腳下的路有些泥濘，我心裡想著果然是正在建造中的學

校，這些地方應該要鋪上草坪或者碎石子。 

可是當我穿過這一片枯草地的時候，卻驚訝地發現，在我面前的學校並不是想像

中的樣子。 

在秋末蕭瑟的景致中，我面前的校舍顯得十分殘破，簡簡單單的兩層校舍，讓我

想起在舊照片中會看到的小學校舍，整棟房舍散發著一股腐朽又殘破的氣息，門

口停著幾輛生鏽的老式自行車，是七八十年代黑色的那種。 

怪不得剛才的上課鈴聲還是那種「噹噹噹」很響的清脆鈴聲，而不是現在學校裡

普遍使用的電子音樂鈴聲。 

我好奇地走到校舍前面的空地，抬頭看向整棟校舍。 

牆面龜裂得嚴重，牆壁上佈滿了水痕和霉菌，窗戶的玻璃也碎裂開來，上面沾滿

了灰塵，木窗框上的油漆都剝落了。 

這絕對不是新學校啊，剛才聽村長說，新建的校舍用了多少多少捐款——聽那個

數字，怎麼樣也不會建造出這麼一間舊到不行的學校吧。 

可是這裡如果不是村長要帶我來參觀的新學校，那會是什麼地方呢？ 

昏迷以前，車子衝出了公路，滑下了陡坡，那麼⋯⋯這裡應該是在公路下面。我回

過身抬頭四處看了看，這裡十分平坦空曠，不要說公路，甚至連棵高大的樹都沒

有看到。 

我怎麼那麼倒楣，摔到了這不知名的地方呢！人走背字的時候，真是什麼事情都

會發生。 

抬頭看向學校的二樓，我發現有幾個黑影閃過。 

這麼舊的校舍裡會有人嗎？我困惑地看向校舍的大門口。雙開的大門中，其中一

扇門板已經歪在一邊，另一扇則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我向裡面望了望——裡面

黑漆漆的，可以看到門板桌椅什麼的，亂七八糟地堆滿了通道。 

這樣的地方怎麼會有人呢？我再次困惑地向上看去，窗戶後面的確有幾個黑影，



似乎正在看我，那種窺探般的行為讓我很不好受。 

我受不了地朝那裡叫問起來，「喂！有人嗎？請問這裡是哪裡？」 

我連喊了三遍，那幾個黑影依然沒有任何反應，可是那種打量般的視線卻沒有消

失，讓我感到非常氣憤。這幾個人到底在幹麼？我喊得那麼大聲，明明聽到了我

的問題，卻還是沉默以對。 

我從口袋裡拿出手機，打算撥打村長的手機號碼，竟然發現一格訊號都沒有，這

讓我有些挫敗，由於無法找到可以聯繫的人，所以只能對樓上的人報以希望。 

我猜測他們很有可能是附近村民家的小孩，現在是秋末，是特別忙碌的時刻，大

人是完全沒有時間跑到這裡來的，小孩雖然也會被叫去幹活，但是如果偷偷溜出

來玩，大人最多也就是教訓幾句。如果他們能告訴我怎麼離開的話，我肯定就不

會計較剛才的事情。 

我正打算走進去的時候，聽到有人的呼喚從身後傳來。 

「吳警官！吳警官！」 

我轉過頭，發現從另一側的小坡上跑過來一個男人。 

我一時間想不起那個男人是誰，但是他對我猛招手，顯然是認識我，而且還叫我

「吳警官」。 

當然，我在警察學校還沒有畢業，在警局來說，也只是一個實習生，但是對外——

不管我是不是正式的警察，大部分人禮貌上還是會在我的姓後面加上「警官」兩

個字，聽起來特別有氣勢。剛開始我還挺不好意思的，總會跟人家解釋我只是一

個實習生，但是後來就不再糾正了。 

你想，每次人家出於禮貌，叫得好好的，你卻打岔，跟人解釋自己就是一個實習

的，多妨礙溝通啊。更何況，我是屬於走後門的那種，一般來說這麼小的年紀，

人家警局還不讓實習呢，走後門未免難以啟齒。 

這年頭，什麼都講究勵志，沒錢沒關係，必須要有奮鬥精神，我雖然不是富二代

什麼的，但是畢竟是靠關係進警局的，總是讓人看不太起，尤其我還是負責警民

關係，這對工作也有一點點的影響，所以後來就不解釋了。 

就算是實習生，我也是警察嘛。 

「吳警官！」對方朝我拚命招手。 

我本來打定主意去教室裡看看，但是現在有人在叫我，當然就先往那邊去了。 

「來了！」我叫了一聲，向那個男人走去。跑了幾步回頭看看二樓的窗戶，那幾

個人影還在，可惜一來是陰天，光線不好，二來玻璃上沾滿了污泥，我還是沒辦

法看清楚。 

「請問，你是？」我跑到那個男人前面，打量對方。三十出頭的年紀，下巴微微

有些鬍碴，穿著一件單薄的夾克，上面沾滿了泥巴，好像在泥潭裡打了個滾一樣，

削得極短的頭髮也是因為泥巴變成一撮撮的。 

「我是小何啊，」對方的樣子有些著急，看到我還是一副茫然的樣子，連忙說，

「哎呀，給你們開車的那個！」 

他這麼一說，我立刻就想起來了，「小何⋯⋯」我話一頓，別人叫他「小何」沒問



題，可我才十九歲，這麼稱呼好像有點失禮，於是我連忙改口，「呃，何叔⋯⋯這

裡是什麼地方啊，我們是不是摔下公路了？」 

「就是啊！」何叔對我的稱呼改變並沒有注意，他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怎麼辦，

我的手機沒有訊號，你的呢？」 

我也拿出手機，解鎖了以後把手機拿給他看，上面依然是一格訊號都沒有，他失

望地歎了口氣。 

「何叔，車子在哪裡？還有，村長呢？」我連忙問，事故發生以後，最重要的是

確定人身安全，我們這輛車一共坐了三個人。何叔是司機，坐在前面的駕駛座上，

村長和我坐在車子的後座，可奇怪的是，我醒來時卻沒有看到車子，也沒有看到

別人，明明我們三個人同坐在一輛車子裡，就算車子翻落時，我彈出車外，也不

至於會距離那麼遠。 

何叔看起來十分焦躁不安，連說話都有些結結巴巴，「車、車子不見了，我睜開

眼睛時，人就躺在湖邊，我沒看到村長，也沒見到你，是聽到鈴聲才⋯⋯」說著，

他的視線轉向我身後那座殘破的校舍。 

我們兩個都沉默下來，面面相覷。 

作為警察，雖然是實習的，但仍必須有個樣子。 

於是我立刻說：「哎呀，何叔，別擔心，我們不是都沒事嗎，村長也一定沒問題

的。」 

他有些擔憂地點點頭，顯然對我的話沒有信心，不過當下的情緒還算穩定，這讓

我稍微安心一點，現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們在哪裡，然後怎麼回村裡。 

「那個，何叔，」我連忙問他，「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張哥負責的是周圍的鄉村，而我負責的主要是市區，所以我對這邊的情況完全不

清楚，如果張哥在的話就好了，他一定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何叔困惑地看著我身後的那座殘破的校舍，搖了搖頭。「我沒見過這間學校，想

不出這裡是哪。」 

其實，學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相對來說，人們也許會不知道區公所在哪裡，

但是附近的學校位置肯定能說得出來，因為每個家庭都會有子女，而且自己小時

候肯定也上過學，那一定是很熟悉的。 

這個村莊叫和村，姓何的人居多，而和與何同音，取其「和順」的意思，命為村

名。村子中的青壯年都到市區工作，因為通勤較耗時，所以大都會在城裡租個房

子，方便上下班。而孩子呢，家裡有錢一點的是到市區內的學校讀書，通常是住

宿制的，所以也很少回家。因此，和村裡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一個村莊如果只

剩下年紀大的居民，通常是不太能發展起來的。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希望年輕人

能在此紮根，村長等人就向善心人士募款，為和村建了間學校。 

如果村裡有座學校的話，那麼和村的孩子就可以在村子裡讀書，而大人們捨不得

孩子，也會有一部分人回村務農，或者幹別的活，這樣就會帶動整個村子的發展，

附近村莊的孩子同樣也會來讀書，這樣對鄰近幾個村子都會形成良好的影響。 

據張哥說資金募到以後，學校就開始興建，聽說工程已經接近尾聲，馬上就要剪



綵了，村長估計也是要炫耀一下，才非拉著我去看新學校，所以才出了這意外。 

總之，學校對這幾個村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有一間舊學校，何叔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困惑地回頭看著那間學校。如果村子本來有學校的話，只要翻修一下就可以

了，何必再蓋一間呢，可是如果原來沒有學校⋯⋯那我們眼前的難道是海市蜃樓

嗎？ 

「不、不管怎麼樣，我們還是先找村長吧。」 

何叔的話讓我從沉思中抬起頭來。 

沒錯，現在去糾結學校的問題是沒有必要的，我們要先找到村長，一個大活人就

這麼不見了，我怎麼向局裡交代啊。 

「好。」我馬上拍板定案，跟何叔一道走。 

村長肯定不在校舍裡，如果在的話，聽到我喊話，肯定會跑出來，村長到底是去

了哪了？ 

對了，還有那輛車也得找。 

按照距離來說，我們的車是從公路上摔下來的，那條公路我今天早上坐巴士來時

走過，按理來說，我們應該是在公路的下面。這邊山路不算少，每年都會發生事

故，但是完全沒有傷亡，因為山坡不高，大不了就是受點傷。 

所以我心裡很篤定村長沒事，我和何叔雖然被摔得有點痛，還暈了過去，但是並

沒有明顯受傷的痕跡，所以坐在我身邊的村長也肯定沒有問題的。 

我的打算是，肯定不遠就是陡坡，然後上面就是公路，以陡坡為中心找尋村長，

如果再沒找到，手機仍沒訊號的話，我們沿著公路走回村子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然後再按事故的程序走，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是警民關係科，跟交通科搭不上邊，我猜我錄個口供就可以回家了。 

我想的挺好，可惜，和何叔走了一圈，卻沒有找到一絲線索。 

沒有車子，也沒有村長的蹤影，甚至連陡坡和公路都沒有看到。 

「不可能啊！」何叔激動地拉住我的手，「我們明明是從車子裡掉出來的，不可

能找不到車子和公路，還有⋯⋯村長。」 

我的腦子也是亂成了一鍋粥，一點頭緒也沒有。 

於是我問何叔，「何叔，你說說看當時的情況，車子是怎麼掉下來的？」 

何叔沉默了一下，似乎在回憶剛才的事故，我看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皺皺的煙，

拿出打火機，抽起了煙來。我跟他要了一根煙，兩個人就坐在枯黃的草坪上開始

回憶今天的事故。 

「我接到村長的電話，說是要帶吳警官去看看新的學校，所以我把車子開到了村

辦公室門口，」何叔一邊抽煙一邊回憶，「然後村長和你就坐上了車子，學校離

村裡不遠，其實走路更快，不過那條路還沒有完全建好，所以我走上公路⋯⋯」 

到這裡跟我的回憶符合，的確是這樣的。 

「開著開著忽然車速就慢了下來⋯⋯」 

「等等，什麼叫車速慢下來？」我立刻問，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說法，車速慢下來



這種話，我這乘客說沒有問題，但是由司機說出來就有種奇怪的感覺，照理說，

他應該說「我減速」之類的。 

何叔愣了愣，顯然他之前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用一種思考的眼神看向我，

「就是車子慢下來⋯⋯我想可能是引擎的問題，或者別的什麼，所以我就再踩了一

下油門⋯⋯」 

「然後車子就衝出了護欄？」我連忙問。 

何叔點點頭，「其實我現在想想也覺得奇怪，我油門也沒有踩到底，不至於會暴

衝啊⋯⋯碰巧那裡是一個轉彎處，車子就這麼摔下山坡了⋯⋯後來的事情，我就記不

清楚了，只記得，我醒來的時候，是在一個小湖邊，就是我們剛才經過的地方。」 

剛才的確是有經過一個小湖，旁邊還栽著幾棵樹，光禿禿的樹枝讓人感覺很不舒

服，而聽完何叔的話，我更覺得奇怪了，何叔清醒的地方，跟我醒來的地方相差

很遠。 

雖然有些報導上說，交通事故的傷患所在的位置相距很遠，但是那通常是衝擊力

造成的。比如說飛機自高處墜下，又比如說汽車爆炸，衝擊力會將人甩向四面八

方，可我們並不符合這類情況。 

第一點，公路下面就是一個陡坡，減緩了汽車衝撞的力道，第二，我們沒有看到

汽車的碎片，身上也沒有傷痕，說明沒有發生爆炸——就算汽車爆炸，這種小型

汽車也不會有這麼強的威力，能把我們彈飛那麼遠。 

而且⋯⋯我看向那間學校，如果這裡是公路底下，這麼短的距離，怎麼可能有兩座

學校呢？而且連何叔都不知道這附近有所學校，何叔是和村的本地人，他都不知

道，那——這所學校到底是怎麼回事？ 

於是我提議走到校舍裡去看看。 

可是何叔的心思全在村長身上，說他還想繼續找找。 

我也擔心村長，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附近最明顯的地方就是這棟校舍，如

果他沒事的話，肯定也會走到這裡來，但他至今沒出現⋯⋯ 

我開始擔心他的情況不太好。 

我和何叔決定再找一圈，往更遠的地方走走，如果能看到公路，就沿著公路回村

裡求援，順便注意手機，一旦有訊號，馬上撥打求援電話。 

可確定方向是一個問題，我是一個路癡，根本不分東南西北，連在市區裡都會迷

路，不用說是在這種地方了。天空陰沉著，讓我有種天地一體的感覺，我只能跟

著何叔走。 

「何叔，你真的沒印象嗎？」我不死心的繼續問，「那可能是幾年前荒廢的學校，

我看好像沒有人在上課了。」 

身後又傳來一陣上課鈴聲，說明時間又過去了四十五分鐘。 

何叔皺著眉，想了一會搖搖頭，「附近是沒有學校的，我們村子裡的孩子大多是

到市區裡去讀書的，要不然就是附近幾個村合辦的學校，可是那座學校我去過，

比這大多了。」 

學校總不會突然冒出來啊。 



還是應該去學校裡問問那幾個人這裡是哪，說不定可以省很多工夫呢。 

我剛想這麼說的時候，走在我前面的何叔忽然停了下來，我跟在後面，差點撞到

他的背上。 

「怎麼回事？」我鬱悶，拜託，我走你後面欸。 

何叔轉過頭，一臉驚異，甚至是恐懼，他的嘴唇有些顫抖，想說話卻又沒有說出

來，抬起手指向前面，我的注意力全在何叔身上，這會兒才順著他的手指看向他

指的方向。 

我看到了學校。 

我知道地球是圓的，但轉一個圈也不至於這麼快吧。 

「再走一遍！」何叔拉住我的手，往回走去。 

學校逐漸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了，我的手腕被何叔拽得有些疼，但是沒辦法，他看

起來情緒有些不穩定。 

我們到了何叔醒來第一眼看到的湖邊。這座湖不大，天陰陰的湖水也呈現出一種

死氣沉沉的灰色，湖中有著殘敗的荷葉，夏天這裡大概會有盛開的荷花。秋末的

風帶著刺進骨頭般的陰冷，吹皺了死寂的湖面，我不由得拉緊了外套拉鍊。 

何叔拉著我手腕的手在發抖，我知道，再往前面走，要嘛是另一番的景色，要嘛

就是學校。 

「我在這裡醒來的時候，就是往這個方向走的⋯⋯」他忽然開口說，「我剛才和你

又走了一次⋯⋯」他回過頭看向我，然後沉默下來。 

我也同樣沉默著，我剛才已經經歷過了一次，而何叔，他經歷了兩次。 

他拉著我繼續向前走去，與剛才不同，他的腳步已經放慢，甚至十分謹慎，他看

一眼周圍再走一步。 

我也跟著如此做。 

最後在我們面前的，依然是那座殘破的學校。 

我們兩個互相看著，試圖在對方的臉上找出答案來。 

可是沒有答案。 

同樣是困惑和驚懼。 

我很後悔自己要答應過來看學校，現在我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村長

是死是活，在我們眼前的，只有破敗的學校而已。 

第二章 

何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嘴裡嘀嘀咕咕的，我低頭去聽，只聽他模糊的聲音說：

「鬼、鬼⋯⋯鬼打牆⋯⋯」 

鬼打牆這事我聽說過，其實警局裡並不像大家所想的那麼——科學，而我們家是

警察世家，從我太爺爺開始就從事這個職業，並且引以為榮，所以很多非科學能

解釋的案子，我是略有耳聞的。 

我前不久還聽到過一件鬼打牆的事情，是幾位男女來報案，說是媳婦回娘家後失

蹤了，問了娘家人，說她下午三點從娘家回夫家，但夫家人等了兩天都沒有見到

她。人口失蹤以後一般二十四小時可以報案，他們會拖兩天才來是因家屬們發動



村裡的人又找了一天以後，才到轄區派出所報案。有人失蹤，這事說大不大，說

小也不小，這年頭拐賣人口的少見，但是並非沒有，也可能是發生意外，所以警

方派了人在那條路上來回找，也聯絡附近分局、派出所注意，直到四天後，才在

一個山洞裡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女人。 

當時那個女人的精神狀態不太好，事後詢問才知道她迷了路，說她走來走去都走

不出山區的範圍，一個人十分害怕，所以只好躲在山洞裡。 

她娘家與夫家很近，來來去去也就只有一條路，可她不知道怎麼的就走到了另一

條路上，然後就轉不出來了，後來家屬們將這件事情歸於「鬼打牆」。 

這事是我從同事口裡聽來的，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我是不知道，但從科學角度

來解釋的話，就是人類行走時如果沒有參照物，或因天氣環境等等因素令眼睛無

法幫助大腦修正方向，那麼人很可能會在一個地方打轉。 

那麼放到我們身上，也是這麼個情況嗎？ 

我蹲下來對恐懼的何叔說：「何叔，我們去那所學校看看吧，說不定能知道這是

哪裡。」我將他的注意力慢慢地轉移開來。 

何叔還沉浸在恐懼中，聽我這麼一說，看看那棟學校，有些猶豫起來。 

我知道他仍擔心村長的情況，畢竟那是他的頂頭上司。 

「這樣吧，何叔，你繼續在四周找找村長和車子，我呢，就去那所學校裡看看。」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應該一起行動，因為這裡處處都透著詭異，我擔心會有什麼危

險。 

何叔顯然也是這樣擔心的，他猶豫了半天說：「還是⋯⋯我們一起再找一遍吧？」 

我抬頭看了下天空，比起剛才，天空又陰暗不少，我發現已經是下午四點多，天

馬上就要黑了。如果能找到公路的話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的話⋯⋯我有些擔憂地

看向那所學校，我不確定剛才在窗後的那幾個人還在不在，照理說，我應該馬上

去找那幾個人問明情況，但是我卻莫名的猶豫，遲遲不這麼做。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所以我也沒有告訴何叔。 

「好吧。」我點點頭，扶著他站起來。這次，我們往我醒過來的方向走。 

可是走了一圈，看到的依然是那座殘破的學校。 

最後一次鈴聲響過以後，許久都沒有響過，好像是放學的鈴聲。 

這完全說不通，這所學校已經荒廢了，那上下課的鈴聲怎麼還在持續著？ 

我忽然愣住了。現在是秋末，大雁應該是最多的時候，而從醒來開始，我不但沒

有看到大雁，更沒有聽到別的鳥叫，甚至連昆蟲的鳴叫聲和別的生物發出的聲音

都沒有，只有微微的風聲。我發現，這裡好像除了我和何叔之外，沒有任何生物

一般。 

這個發現讓我有些驚慌。 

「吳警官？」何叔看向我。 

我連忙讓自己鎮定下來，這種情況下，換作我一個人肯定是又害怕又焦躁，但是

身邊還有一個人，不能讓別人也陷入恐慌，尤其我是警察，這讓我稍稍冷靜下來。 

「沒什麼，」我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看起來我們要在學校裡過一夜了，也許



明天天亮了就會找到路，而且村裡的人發現我們一夜沒有回去，一定會派人來找

的。」 

我這樣說，何叔似乎稍微放下了心，點點頭。 

的確是這樣，如果村裡的人發現村長上午乘車出去，一夜未歸，當然會擔心，當

他們沿著公路找過來時，一定能夠發現公路的護欄被撞斷了，沿著陡坡往下走，

肯定能發現我們的蹤跡，而在等待救援期間，我要先照料好何叔。 

別無選擇之下，我們只好往學校走去。一邊走，我一邊跟何叔以科學知識解釋鬼

打牆，希望他先放下心來。 

我走到學校門前抬頭向二樓看去，沒有看到那幾個黑影了，我問何叔有沒有看見

人，他在那裡看了半天，說跟我看到的一樣，二樓窗邊根本沒有人。 

我們走進一樓，何叔看了看樓梯間，對我招招手，「哎呀，吳警官，你看一樓的

樓梯間堆成那樣，怎麼走過去？要不然就是小孩子⋯⋯」 

我往那看了一眼，的確，樓梯上亂七八糟地擺放著許多雜物，哪裡走得過去，更

何況上面灰塵積得很厚，沒有看到什麼痕跡和腳印，我皺皺眉頭，難道我之前看

錯了。 

這棟校舍的一樓是全開放的，這是便於學生進出，正中間是樓梯間，通往二樓的

教室。 

因為二樓上不去，所以我們在一樓隨便找間教室過夜。 

我們推開其中一間教室的門，裡面的課桌椅竟然擺放得十分整齊，因為教室的門

窗一直關著，所以推開門的時候，有一股霉味衝出來，我和何叔連忙轉頭掩鼻。 

等教室裡的空氣好一點了，我跟何叔走進去一看，黑板上寫著一些方程式，最後

一個方程式寫了一半，粉筆還放在講臺上，好像老師正在上數學課，講課講到一

半，忽然有事走了出去一樣。課桌邊掛著學生們的書包，想找些線索的我連忙翻

開查看，翻到聯絡簿時就見上面是四月份的日期，但是沒有寫年份。 

我困惑地看向何叔，對方的眼睛裡同樣盛滿了疑惑。 

我又翻了幾個書包，都是一樣的，學生們隨手寫著日期，卻沒有寫幾年。 

「我們⋯⋯會不會根本不是在公路下面啊？」何叔的聲音有些顫抖，好幾次都差點

咬到舌頭。 

「你說什麼？」我的心裡也開始七上八下，但是我下意識地不想往那個方向去想。 

他吞了口口水，沒有說話，只是愣愣地看著我。 

我知道我們心裡都是那麼想的，但是誰也不願意明白肯定地說出來，因為一旦擺

到明面上，可能就會引起完全的恐慌。我被何叔看得心裡發毛，我知道，如果我

們不是掉在公路下方，那麼一切都說得通了，如果不是在公路下方，我們當然看

不到公路，出現一間不為人知的廢棄學校也有可能。 

我下意識地把手機拿出來，上面依然沒有訊號。 

我看著手機，絕望充滿心裡，這裡既走不出去，周圍又彷彿沒有任何生物一般，

夜幕即將降臨，我剛才已經拚命壓抑自己的恐慌，但是這會兒，我發現我的手指

都在發顫。 



我只是一個大學生而已，在警局也只是個實習的，老天給我的這個考驗未免太大

了吧。 

我不敢去看何叔，我怕把我恐慌的情緒傳遞給他，剛才我還能不表現出來，但是

這會兒⋯⋯我慢慢地沒有把握了。 

我們兩個誰也不看誰，沉默著將教室裡的桌子搬了幾張拼在一起，打算晚上睡在

上面。玻璃窗有些已經碎掉了，我站在窗前看向校舍後方的草地。草地的後面似

乎是一片小樹叢，更遠的地方已經變得模糊，幽暗的天色令視野更為受限，夜霧

已經慢慢地籠罩住遠處的樹林，晚上想要離開這裡，更加不可能了。 

我們倆將破了的窗戶用窗簾擋起來，防止風灌進來，雖然沒到冬天，但是這種天

氣晚上還是挺冷的。本來想一起出去拾點柴火，但是何叔說他一個人去就好，讓

我留在這裡整理一下。我一想也好，反正前面就是小樹林，樹枝多的是。 

我於是點點頭，自己開始整理起來，課桌裡大多數是書本，這裡的桌椅十分老舊，

課桌大多不太平，學生們自己壓了些東西在桌腿下保持平穩。椅子則是五花八

門，什麼樣的都有，好像都是從自己家裡拿來的。 

我覺得很奇怪，怎麼教室裡的東西都在，人卻不知去向。我往外看了看門牌，發

現這裡是一所國中，上面寫著一年二班。 

我把一些桌子移開，空出一塊地方來，準備等一下生火。 

問題是我們沒有食物，恐怕得餓一個晚上了。 

不一會兒，何叔走了進來。他抱著一摞樹枝，一邊抱怨著：「差不多都濕了，只

找到這些⋯⋯」柴火的確不多，但是也比沒有的好。 

不一會兒，夜色降臨，加上夜霧漸濃，等升起火以後，玻璃窗上結了一層小小的

水珠，我站在窗旁，感覺寒意從窗縫裡鑽進來，秋末的夜晚是很冷的。 

何叔坐下以後，好像一直在發呆，眼睛直勾勾地看著牆角不說話。 

手機的電量已經不多了，我於是把手機關掉，打算過段時間再打開來看看有沒有

訊號。今天沒有回家的話，爺爺應該會挺擔心的，這個時候我擔心別人不知道我

失蹤，又擔心知道我失蹤的人擔心。晚上山路危險，爺爺雖然挺硬朗，但是到底

是上了年紀，要是來了反倒令人擔心⋯⋯ 

教室內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是沉默的，我想跟何叔講講話，這沉悶的氣氛實在讓我

受不了，可我竟看到何叔在火光下的影子，搖搖晃晃扭曲成一個奇怪的形狀，何

叔身前背後沒有任何障礙物，影子不至於這麼奇怪⋯⋯我的背脊一下子竄過一陣涼

氣，皮膚上起了一粒粒的雞皮疙瘩。 

但是等我仔細看的時候，何叔在火光下的影子好好的，一點變化也沒有。 

我愣了愣，隨即自嘲地撇撇嘴角，可能是今天太累了，所以眼花看錯了。 

我這樣想著，也沒任何猶豫地開了口，「何叔，別擔心，明天天亮了，說不定就

能走出去。」我安慰何叔，他的眉頭皺在一起，看起來很沮喪。 

何叔搖搖頭，沒有說話。 

我又連忙說：「哎，說不定不用明天，今晚村裡的人就發現我們出意外，他們下

來搜索，看到這裡有學校，進來就能找到我們了。」 



何叔終於看向我，表情凝重的說：「吳警官，你不覺得奇怪嗎，這附近該沒有學

校，不然幹麼又建新的？但這所學校也不像是平空冒出來的，怎麼我從來沒有聽

說過呢。」 

你問我，我怎麼會知道，你都不知道這裡有學校，我是第一次來，更加不知道了。 

「大概是以前廢棄的學校吧，」我淡淡的道，「也許是沒有注意⋯⋯」 

何叔愣了愣，過了一會才抬頭說：「這也有可能，吳警官，我不是本地人，是三

年前來到這個村子的，有可能這間學校是更久以前廢棄的，所以我沒有聽說過也

很正常。」說著，他鬆了一口氣，好像終於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原來何叔不是本地人。」我不由得驚訝起來，我以為何叔住在和村，應該就是

和村的人，原來我被這種慣性思維給困住了，我不由得笑起來。 

這樣一來，有何叔不知道的廢棄學校也是正常的，這間教室裡的教材是我以前讀

書的時候用的，教材每過一段時間會修訂，我國三的那一年教材更新，那麼這所

學校廢棄至少有四五年的時間，跟何叔的時間就對上了，他不知道這裡有所廢棄

的學校是理所當然的。 

想到這裡，我終於鬆了一口氣。剛才我還很擔心，因為比起迷路，這裡讓我覺得

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奇怪空間，找不到汽車的殘骸，也找不到離開的公路，手機也

沒有訊號。 

我和何叔繼續閒聊，我才知道原來何叔的家鄉是更遠地方的村子，不屬於我們這

個市縣，因為有個親戚住在這裡，他那時剛剛離婚，不想和前妻待在一個村子裡，

正好和村的村長在找司機，親戚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他就過來這裡當司機。 

何叔問起我，得知我是大學生顯得很驚訝，我告訴他我才大二，他笑起來，「啊，

也是呢，看你那麼年輕，還像高中生呢。」 

說著說著，兩個人都有了倦意，加上今天事發突然，兩個人的精神都十分疲憊，

所以互道晚安以後，躺到課桌上，迷迷糊糊睡著了。 

半夢半醒間，我能聽到火焰燃燒木材發出的劈劈啪啪聲響，但是眼睛就是睜不開。 

恍惚中，我發現自己置身在一片黑暗之中。我知道自己是在夢境裡，很奇怪，我

第一次那麼確定，明明我能感覺到黑暗中潮濕的，令人窒息般的黏膩空氣。 

我抬起手，手指在濃重的黑暗中顯得十分蒼白，左右看了看，無論哪個方向都是

深沉的黑暗，讓我有種被石頭壓住般的沉重感。 

忽然，我聽到一種低低的吼叫聲，那種彷彿要穿透耳膜般的吼叫聲，雖然很輕，

但是讓我覺得異常可怕，連腳都開始打顫，一時站不穩，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我從沒聽過這種奇怪的叫聲，有些像是老虎的低吼聲，那聲音有股直達心臟的震

撼力，讓人忍不住產生畏懼。我以前看故事書的時候，讀到山林裡老虎一叫，小

動物們要嘛飛快地逃跑，要嘛就是腿軟得跑不動，都不禁哈哈大笑，但現在一聽

這個聲音，我可笑不出來了。 

我聽到那個低吼聲越來越近，彷彿聲音的主人正緩緩地接近我，我拚命地想站起

來逃跑，偏偏越想越站不起來。我的膽子並不是很小，但這會兒卻有想尖叫的窩

囊衝動。我只能拚命告訴自己，這是夢，這是夢⋯⋯ 



快醒過來！ 

隨著腳步聲越來越近，我明知這是夢境，卻有種絕望的感覺。 

為什麼還不醒過來？！ 

因為周圍十分黑暗，我的眼角只看到對方的一隻腳，其餘的地方隱沒在黑暗中，

無法看見。 

這裡明明沒有任何光源，但我卻可以看到一隻動物的腳出現在我面前，像是鹿的

腳，可是上面覆蓋著雪白的鱗片，帶著寒冰般凜然的感覺，森冷的氣息彌漫開來，

讓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顫，彷彿周圍的氣溫一下子降到零度一樣。 

我想往後面挪，但是完全使不上力氣。 

我忽然想到一種動物，那種動物也有這樣的腿，腿上也覆蓋著鱗片——麒麟，傳

說中，麒麟慈悲，愛護眾生，不傷人畜，不踩踏花草。 

可是麒麟與火焰有關係，這種森冷詭異的寒氣，彷彿是從地獄深淵裡湧上來的，

鑽入人的骨頭，令人感到恐怖陰冷。 

我覺得自己的心臟像是要緊縮起來一般，感覺呼吸困難，連指尖都是僵硬的。 

可是那隻動物卻沒再往前走，我定下心神想要窺探一二，偏偏膽子不夠大，不敢

走過去看，對方藏身在一片濃厚的黑暗，只能看到那一條腿。 

這會兒我抬頭向上看過去，原本以為同樣是黑漆漆的一片，不料，上面居然有一

個圓圓的光亮，我看了半天，才知道那是一個洞口。我起先還以為是月亮呢，但

是月亮沒有這麼大，也沒有這麼明亮。洞口雖然明亮，卻沒有一絲光線照進來，

讓人感覺特別不安，就好像光線都被黑暗吞噬掉了一樣。 

原本安靜的黑暗中，那隻野獸再次發出低低的吼叫聲，讓我再次感到毛骨悚然，

這次，我看到牠的蹄子微微地動了動，向前微微地邁出一步，氣勢懾人卻又優雅

⋯⋯ 

就在要看到那隻動物的全貌的時候，我一下子從夢境中驚醒了。 

我微微地喘著氣，那個夢境如此的真實，好像我一伸手就能觸碰到那隻動物一

樣。雖然對牠滿懷恐懼，但是不可否認，看到牠要從黑暗裡走出來時，卻又有按

捺不住的好奇。 

我花了好一會兒才從那太過真實的夢境中脫離出來，這時候才發現背上衣服被冷

汗浸濕了。我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夜色深沉，沒有一絲光亮，彷彿教室外面就

是另外一個世界，或者是在某隻怪物的胃裡。 

我突然覺得周身陰冷，想說火堆大概已經熄滅了，轉身想下去將火堆重新點燃。

才發現火堆沒有全滅，燒焦的樹枝間還有隱隱的火光，當然，取暖是不夠的。 

會覺得冷是因為外面有風吹進來，我記得睡覺的時候，門是關著的，大概是何叔

開的，也是，在密閉的房間裡升火，很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可是我轉頭看向何叔睡的那幾張桌子的時候，卻沒有看到何叔。 

我渾身一陣激靈，一下子坐了起來。我摸出並打開手機，現在是凌晨三點，離天

亮還有三個小時，何叔怎麼不在教室裡？我剛想站起來，就聽見輕輕的腳步聲從

教室外面傳過來。 



我立刻就躺了下來，我之所以裝睡，是因為我看到了走過來的人動作奇怪。 

藉著黯淡的火光，我看到何叔佝僂著身子走來，並不是老人那種直不起身子的感

覺，而是像某種動物弓著背的樣子。 

我趁著他不注意的時候，翻身面對牆。 

我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我這個人裝睡的本事不好，容易露餡，另一方面

⋯⋯好吧，我其實很膽小。 

何叔的樣子跟白天完全不同，讓我一下子感覺陰森森的。 

房間裡比剛才更陰冷了，火焰沒有完全熄滅，我依然能在牆面上看到何叔的影

子，知道他正在朝我走近，不由得更加緊張。他明明一步步靠近我，我卻沒有聽

到任何的聲音，不比剛才還有一些腳步聲，我的手緊緊攥成拳頭，論打架，我也

是從小打到大的，那傢伙有影子，應該不是鬼魂之類的東西，我就不信，我會被

他怎麼樣。 

我這樣想著，心倒慢慢地鎮定下來，不知道何叔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我感覺到他已經離我很近了，我甚至能聞到他身上散發出的奇怪騷味，有點像以

前鄰居家養的貓⋯⋯不，比那種家養的貓有股更重的騷味，讓我有屏住呼吸的衝動。 

我看到那個影子晃來晃去，何叔似乎在我身後走來走去，我能感覺到他走動時引

動的微風，頓時有我現在好像是一隻青蛙，正被一條蛇給盯著的感覺。 

連外面的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變了，吹過窗戶的時候，發出嗚嗚的聲音，就好像

一群人正在哭一樣。 

當我忍無可忍的時候，牆壁上的那個影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了。 

四周靜悄悄的，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沒有勇氣轉過身，只因那種被盯著的感覺並沒有因為牆上的影子消失而消失，

反而更加強烈。 

我的精神極度緊張，可是疲倦又排山倒海地湧上，加上前半夜作夢作得很累，我

竟然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